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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是城市设计理论的3大主要来源，本文从这3大学科

的核心原理出发，梳理城市设计自身典型理论的发展脉络，提出“以流定形——要素运动决

定城市形态”是城市设计方法论的逻辑主线，并对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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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要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价

值观，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机制是城市设计科学

理性部分的核心议题。城市设计的核心知识来源于建

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3大科学。建筑学是艺

术与技术的结合，其科学性的部分遵循“形式追随功

能”；城乡规划学遵循“依据城市运行规律进行资源配

置”；风景园林学遵循“因地制宜，步移景易”。这3大学

科都隐含了要素流动规律的重要内涵。因此，源于这3
大学科的城市设计应以“要素流动规律决定城市空间

形态”为自身方法论的主线，即“以流定形”。

1 “以流定形”与3大学科的理论渊源

1.1 “以流定形”的建筑学渊源

公元前27年，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rius）所
著《建筑十书》被公认为西方古代保留至今最完整的古

典建筑典籍，其提出的“坚固、实用、美观”建筑设计原

则奠定了建筑学理论基础，至今被广泛认可[1]。而建筑

学中实现“实用”（又译为“方便”）的核心主线为“流线”

设计，即在建筑中组织各部分功能的“流程”在空间中

的布局。例如餐厅的设计要考虑从粗料、菜肴到垃圾

转运的“运、储、摘、净、烹、备、传、用、收、弃、运”流程，

如何最好地实现净污分流，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空间；

又要考虑食客的“落、迎、分、引、座、享、便、结、送、起”

流程。好的建筑设计对每一道流程都要精心研究，上

下衔接流畅，建筑佳作体现出卓越的“技”与“艺”都蕴

含其中。普通的餐厅尚且如此，医院、机场、商业综合

体等就更为复杂。要素流动的规律决定了建筑的空间

组织和塑造，这也是现代建筑遵循的“功能决定形式”

的核心内涵。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审视，建筑被经常与音乐进行

类比，因为它的魅力更多地体现为空间序列的转换，是

人在不同空间中游走，在时间推移中感受的艺术。现

代建筑大师赖特提出“流动空间”，既是典型的从艺术

角度总结“流动性”对建筑设计的重要影响，延伸到城

市设计领域的东、西方轴线对空间“序列、节奏、韵律”

等的追求，又是设计对流动性的回应。现代“城市设计

学”的萌芽衍生于建筑学，被广泛认定为现代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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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的奥地利建筑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卡米洛·西特

（Camillo Sitte）于1889年出版的现代城市设计开创之作

《城市建设艺术》强调了城市设计的魅力不在单栋建筑

的成败，而在空间转换的艺术[2]。

1.2 “以流定形”的城乡规划学渊源

城市设计关注城市整体的运行，城乡规划学为其

提供了各种功能安排和城市要素组织的规律和知识，

这些功能安排与组织应在立体空间而非平面中进行。

1848年英国制定《公共卫生法》被广泛认定为开创现代

城市规划的标志性事件，它的产生源于人们为了防范

瘟疫等疾病传播，对城市布局和建设标准提出更科学

的控制要求[3]。现代城市规划学是典型的应用科学，它

最初产生于欧洲、美洲城市，由于数次毁伤极广的城市

瘟疫和城市火灾，从而提出病菌和火传播的规律，并在

城市建设中加以避免，而后发展为研究人流与物资交

通、阳光、新鲜空气、水等要素顺利进出或流过城市的

需求，又进一步衍生为促进城市发展和参与区域竞争，

吸引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更复杂要素流动的需求，

以及各种要素在城市、城乡、城市与区域之间流动性的

耦合规律，并为这些复杂和综合目标确定资源配置策

略的复杂学科。城市是集中体现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

的“复杂巨系统”[4] ，对城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人类文明

的所有知识领域，而城乡规划学的不断扩展也是为了

解答“科学的配置资源”的命题，并与其他学科广泛合

作研究城市要素流动的规律。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Modern，CIAM）在雅典会议上制定的“城市

规划大纲”，后来被称为《雅典宪章》，是第一部具有世

界共识意义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它提醒人们关注

对城市运行规律的研究，尤其强调城市规划的目的是

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4大活动的正常进行，并强

调应在三维立体空间而非二维平面空间中进行资源配

置[5]。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肯定“雅典宪章仍然是

这个时代的一份基本文件”，强调城市与区域“动态的

统一性”；强调应对工业化社会中大量机动化导致的人

口向郊区迁移，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态予

以关注；对《雅典宪章》过于机械的划分城市功能进行

了重点修正，强调“城市的有机构成”和“人类活动要求

流动的、连续的空间”[6]。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把对发展

要素的空间流动的关注更拓展到了“代际”[7]。2016年，

“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可持续城镇化大会”在基多通过

《新城市议程》，强调了“所有人的城市”这一基本理念，

即建设更为包容、安全的城市[8]。这些在不同时代引领

城市规划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都在不断推动人们对城

市要素运行规律的研究。

交通、物流与未来信息技术对应于人流、物流和信

息流的技术革命是决定城市空间形态的核心技术。正

如城市发展经历了马车时代、火车时代、汽车时代、电

器化时代、信息时代，是以交通方式的变迁作为标志来

划分的。未来可能是无人驾驶时代。要素的流动方式

决定了城市资源和要素的组织模式及其空间形态。

1.3 “以流定形”的风景园林学渊源

风景园林学在协调人居空间与自然空间之间的关

系方面，为城市设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中国以

“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深刻地影响着本土城市

设计的发展，在风景园林方面有突出的体现。城市设

计对风景园林学继承的核心内容主要来源于对自然生

态规律和自然景观美学的研究。

“风景园林学”的概念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西方

则称为“景观学”。美国现代景观学之父弗雷德里克·

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最具前瞻性的波士顿

翡翠项链工程在城市设计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该

设计的关键策略是将波士顿已有的 9大公园和绿地串

联起来，形成连续的生态景观系统，其核心理念是提高

城市生态要素和人的活动要素在城市范围流动的便利

性，从而极大地改善城市环境和活动的丰富性[9] 。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明日的田园

城市》发挥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提出的“田园城市”畅想，以城市要素运行的规律为基

础，融合大地景观理想，探索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成

为指导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理念 [10]。20世纪 70年代

初，“生态城市”概念被提出，强调保护风景与生态系

统。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风景园林学系主任的伊恩·

麦克哈格（Ian 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中倡导的生

态规划原则和要素分项叠加的科学分析方法成为城市

设计在生态规划研究领域知识与方法的重要来源 [11]。

20世纪90年代，城市生态/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被广泛

接受，依据这一理念开展的城市设计更加重视对自然

生态要素运行规律的研究，关注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

务功能（如空气、水、生境系统、游憩、审美等）的效能。

同期形成的“景观都市主义”概念倡导以连续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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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作为设计城市的媒介，并主张风景园林与城市

规划等学科的多学科融合[12]，这是又一次从风景园林领

域发起的对城市设计具有全球影响的理论构建。

中国风景园林的美学研究起于以王维私宅“辋川

别业”为代表的文人园林的发展，苏州园林被认为是中

国园林美学集大成的园林群体。1634年，明代著名造

园家计成所著的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园冶》

至今仍然为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的基础理论。中国风景

园林实践与理论尤为重视“步移景易”的方法[13]。其中，

园林与山水画中对“高远、平远、深远”，即中国山水画

构图中的纵向、水平和由近及远展开的空间表现方法，

以展现空间广度、要素丰富或空间的博大为艺术追求

的目标，对风景园林设计审美追求有深刻的影响。当

代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强调从传统城市与山水格局

的关系中汲取智慧。如1993年钱学森提出“山水城市”

理论[14]，2001年吴良镛提出的融合自然与人工的“人居

环境”概念，均强调城市设计与风景园林的结合，并将

其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居住环境理想[15]。这些都充分

体现了风景园林学影响下城市设计强调人的活动与自

然要素运行中取得协调的学科研究主线。

2 “以流定形”的城市设计经典理论发展

脉络

2.1 国际上以“以流定形”为逻辑主线的城市设计理论

发展脉络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不断扩展和加深对城市要素运行与空间形态之间

关系的研究，从物质空间美学转向人与社会、生态等多

元维度，不断演进和形成了一系列城市设计经典理论。

1）空间形式理论。19世纪后叶，卡米洛·西特

（Camilla Sitte）[4]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城市空间序列的研

究，在提炼运动中感受城市景观的审美原则基础上，提

出城市空间环境的“视觉有序”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城

市设计的最早萌芽[2]。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16]认

同西特的观点，在1943年出版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

衰败和未来》中更提出城镇布局应遵循社会要素在城

市和区域中的流动规律，提出城镇有机疏散理论。弗

雷德里克·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是哈罗新城的设

计师，1970年在著作《市镇设计（Town Design）》中，阐明

了使城市中各个要素适于人的居住和工作的方法，在

哈罗新城规划中通过对人流空间与车流空间的分离，

建立了一种新颖的“人车分流”的规划格局[17]。

2）现代城市功能理论。索里亚·马塔（Soria Mata）
在研究现代机动运输方式的规律基础上，首次提出了

线形城市（Linear City）的概念，改变了将城市视作中心

集聚的传统观念 [18]。以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

代表的现代功能主义学者和设计师更极大地推动了现

代城市围绕机动车流动规律进行城市布局和空间设计

的潮流[19]。

3）场所文脉理论。由于现代主义过分强调了机动

车交通的便利和高效，忽视了人和自然要素的流动规

律，造成了片面追求机动车运行效率的城市设计取

向。1960年，凯文·林奇（Kevin Lynch）[20]在《城市意象》

中，通过对人们游走城市形成对城市认知的“心理地

图”的研究，提出城市景观的 5大要素：道路、边缘、地

域、节点和标志，是场所文脉理论的典型代表。罗伯·

克里尔（Rob Krier）[21]在 1979年出版的《城市空间》中，

认为公众流动、停留的空间是城市设计的主要对象，主

要包括了广场、街道及其交汇空间3大类。后来在学术

界，城市设计甚至直接被认为是公共空间设计，即是公

众流动空间的设计。扬·盖尔（Jan Gehl）[22]1971年出版

的《交往与空间》被公认为城市设计的经典名著，用丰

富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人在空间中流动与停留的规律，

并提出适应人的感知与行为规律进行场所设计的理论

与方法。

4）自然生态设计理论。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迈克尔·豪（Michcel Hough）、约翰·西蒙兹

（John Simonds）等对生态要素流动规律的认知极大地

丰富了城市设计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认知与方

法[11,23-24]。

5）多维度耦合理论。Carmona[25]在《公共场所——

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的维度》中更将影响城市设计的要

素极大拓展，展现了城市设计理论和实践的社会、视觉

的、功能、时间、形态和认知等 6个关键维度，敏锐地洞

察和探讨了全球化下，广阔时空中复杂要素流动对城

市空间形态的决定作用。

6）城市空间数理模型理论。比尔·希利尔（Bill
Hiller）等[26]于1970年代提出“空间句法”的理论和方法，

认为空间本身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规律性，甚至可以

用类似计算机语言将万物分解为“0”和“1”这样简单的

方式加以计算，将连续空间分解为延伸长度和偏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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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两个简单变量进行空间解读。而通过这种依赖计

算机运算能力和算法准确性看似过于机械的分析工

具，验证了城市整体空间的有机性。例如任何一点的

变化，必然会引起全局的变化，即使这样的变化很微

小，这在笔者和比尔·希利尔共同参与的苏州总体城市

设计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城市公共空间就是各种要素

的容器与流动的通道，正如容器的设计应该适应流体

的特质，公共空间的设计——城市设计应该依据城市

空间中要素的流动规律。

2.2 中国“以流定形”城市设计理论探索

在吸收国际相关理论成果基础上，中国城市设计

进行了大量实践和多方面理论探索。例如：1989年，吴

良镛[27]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和“广义建筑学”，指出

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将建

筑学的视野大大扩展，对城市设计理论也有深远影

响。尤其是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包含 3层含义：城

市整体、细胞和组织更新及更新过程的有机性，强调了

在动态的过程中实现城市要素的更迭。2007年，齐康

等[28]提出的城市设计是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城市设计要

关注形态变化的动态性；2013年，卢济威等[29]提出的“新

旧共生”等理论都强调对要素的变迁、变化的关注。

2016年，王建国[30]将以往城市设计归结为 3代范型，同

时提出“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为第 4代范

型，尤其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中

要素流动影响空间形态形成的规律。

3 “以流定形”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1 “以流定形”方法论的概念解析与逻辑

以上学术理论溯源梳理了“以流定形”方法论在 3
大来源学科以及各典型城市设计理论发展中的广泛意

义和发展脉络。综合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得出：城市是

个复杂巨系统，由处于运动中的人、货物、生物、水、交

通工具、城市垃圾、资本、信息等各种流体以及容纳它

们的建筑、生境、河道、道路、市政基础设施、通信系统

等空间容器构成。各种流体的运动方式和运行状态决

定了空间容器的空间形态，而城市设计正是研究最佳

城市空间形态的学科。

“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运动的物质，即流体；二是

流体的运动。“流”不应只简单地理解为“流动”，甚至机

械地理解为要素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化，而应指科学意

义上的“运动”，即“所有变化”，包括社区人口结构的迭

代、建筑与设施的衰败等。

城市设计的研究方法遵循“要素流动规律决定城

市空间形态”的城市形态形成规律，从要素流动规律研

究出发推进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由于城

市设计涉及的要素庞杂，在工作流程上遵循“从要素分

解到系统耦合”的总体逻辑，并通过实证校验，评价研

究与设计的中间成果，循环上升的往复推进这一进程，

逐步逼近“最优空间形态”，直到达到各利益攸关方均

可接受的最终结果。

3.2 城市设计关注的主要要素

城市设计研究的空间形态涉及城市运行的各个方

面，所有在城市中运行的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都有影

响。例如1985年钱学森[31]提出以“城市学”整合人类现

有知识和学科以应对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城市设计

应是以城市学为支撑的形态学。同时，城市要素无法

穷尽，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研究不应泛化，

有其专注的研究领域，例如2016年王建国提出，城市设

计应主要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

是对包括人、自然、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等因素在内的

城市人居环境所进行的设计研究和工程实践活动[30]，从

城市设计目前学科发展所涉及的主要领域而言，城市

设计应主要关注人流、生态流、物流、产业流、信息流等

5类要素。

1）人流。人的活动是城市设计关注的核心要素。

伴随区域间资源流动的频率加快，不同地域乃至不同

国家间人的交往也愈加频繁。多样的流动空间以及具

有普适性和本土特色的公共空间逐渐成为城市活动的

重要载体，这些空间所发挥的职能和精神内涵通过空

间设计得以展现。不同的族群可能有较为相似的物质

需要和物理需求，但同时有更差异化的文化习惯和诉

求。现代城市设计在对城市公共空间形态的塑造中如

何在国际化背景下满足人们的普适性要求，同时保留

和培育多样性成为重要课题。

2）生态流。生态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城市与区

域、城市与乡村的物质交换跨越了任何固定的城乡空

间模型可以涵盖的范围，促使城市设计者跨出形态研

究的藩篱，广泛地与各生态学科合作，通过多学科的交

叉研究不断修正对空间形态的理解。城市设计中，面

对生态要素流，将区域作为流域来审视的方式有助于

问题的分析和理解，流域边界则以主要生态要素运行

范围来确定，分析生态要素活动规律并提出设计策略

和措施。利用区域生态资源协作，对城乡空间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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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尽量降低人的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原有运行方式

的干扰。

3）物流。物流指为人的活动提供后勤保障的各种

物资，按照流动要素的性质与规模，在世界城市系统中

呈等级网络分布。全球联系的日益加强，交通技术的

不断发展加速了交通网络的发育与重构，推动资源在

城市间的共享越发便利。独立的城市或乡村不再需要

提供完整的社会资源，城市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由越

发广泛的“区域”甚至全球网络提供。物流对城乡空间

形态的影响也跨越了从区域到微观的城市节点空间等

各个层次。

4）产业流。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城市的发展资源供

给不再局限于城市本身或周边乡村，区域协作所形成

的产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及乡村的空间形

态。经济发展依赖产业，产业发展吸引资源与人口的

聚集，又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在一系列相互联动的关

系中，城市形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停地相互影响。

严格意义上讲，生产要素是结合了人、物流、资本、信息

等要素的复合体，但它对城市的生产功能尤为重要，因

此受到城市设计的特别关注。

5）信息流。随着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的飞速发

展，城市物质空间的布局越发受到信息流的深刻影

响。信息流使资源配置的空间维度跨越到了全球层

次，同时引导着人流、物流、产业要素流的区域分布。

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的加速发

展与运用，一个与城市实体空间相镜像、耦合的虚拟空

间加速发育，虚拟空间的活动越发影响实体空间的构

建。

3.3 遵循“以流定形”原则的城市设计基本方法与程序

城市设计遵循这样的方法逻辑：城市设计是对要

素间关系的设计。乔纳森·巴奈特（Jonathen Barnett）[32]

指出“我们设计城市，而不是建筑”。具体的要素设计

将由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市政设施设计等去完成，城

市设计是处理这些要素之间的空间组织和形态关系，

基于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导要素群运行

与空间形态互动关系研究。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应用学

科，应展开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效用验证，以确定其正确

性。因此，遵循“以流定形”原则的城市设计方法通常

包含以下具有内在逻辑次序的主要模块，在实际工作

中，这些模块经常往复运行、反复求证，以取得最优

解[33-34]。

1）影响要素分解。首先需要识别与城市空间态密

切相关的关键要素，将单要素的运行分离出来进行分

析。例如滨水区城市设计中的要素流主要包括水流、

人流、车流。而水流是该研究中生态流的主体和核心

研究对象，应分层次、分要素的系统分析丰水期与枯水

期的水位、流速、流向等水文特征，以及地形影响下形

成的河、湖、洼、塘、沟、渠、湿地等地貌特征。因为水体

大小、形态、水质、水流状态等特性决定了是否适宜开

展航运、游船、皮划艇、垂钓、游泳、冬季滑冰等丰富的

水上或冰上活动，而对这些要素的研究和对活动类型

的最终抉择引导设计师设计出最佳的水体形态、驳岸

形态和与水体空间密切相邻的堤内空间的形态。

2）单要素流分析。研究和判断这些关键要素的运

行规律、状态和发展趋势。以滨水区城市设计中的人

流研究为例，研究参与场所活动的人群特征、活动类型

是城市设计的关键。分析不同滨水功能区（商业区、居

住区、码头区、工业区）的活动特征；分析不同年龄、性

别、职业、特定活动类型等特征人群对滨水空间的使用

偏好；分析不同时间段滨水空间人流的聚集规模、流动

方向、分布特点；分析水上运动、滨水休闲、滨水观景等

不同活动方式对水面、亲水、临水、近水、远水眺望等与

水的水平位置关系，以及由地形和滨水建筑物、构筑物

形成的高差等形态特征都应进行分要素、分系统研究。

3）复杂要素流耦合。人流、车流、物流、日照、风

向、水流、潜在污染要素等城市设计关注的单要素流之

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多要素流耦合是在充分

的单要素研究基础上，在有限空间内以最优的方式布

局具有不同空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的不同要素。例

如在一段24 m红线宽度的街道断面内如何同时保障舒

适的步行空间、绿化空间，必要的车行空间和停车空

间，以及沿街商业外摆空间是一个追求帕累托最优的

空间形态问题。如何设定不同要素流对空间争夺中的

优先等级和最低保障水平是要素耦合中的关键，而以

关怀人和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这两条主线为中心的

价值观，是协调复杂要素之间耦合关系的轴心。

4）“流”“形”耦合。要素流塑造城市形态，城市形

态又影响要素流的运动，这是城市不断交互进行的两

种典型作用。在进行要素耦合过程中，反复进行要素

流与空间形态的耦合是推进城市设计工作的主要驱动

力，也是进行后续校验的工作核心。以车流为例，为了

追求最高的可达性和最低的地面占有率，同时要考虑

交通性道路与生活性道路对车速的不同限制，将在具

体设计中反复验证不同级差组合、结构形式、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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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布局形式，高架、平地、隧道等立体布局方式。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路网形式和车流运动方式相互制

约、互为因果，同时把人流、生态流、物流等其他要素流

的“流”“形”耦合过程结合起来研究，获得最安全、便利

和舒适的“人车分流”或“人车混流”的效果。

5）空间校验和时间校验。城市设计的效用校验是

整个方法体系中的必要环节。由于每个城市设计都针

对一个特定且唯一的空间位置和环境，依赖一个特定

时间的社会、经济和资源复合条件，因此校验城市设计

的空间效果和时间效果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例如

在“立体城市”设计探索中，更充分地利用地下空间安

排物流系统和交通网络，甚至商业等聚集大量人流的

公共空间，促进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融合发展，这些努

力将提升城市空间价值，但立体城市建设对场地的深

度改造也可能带来更大的环境影响和工程造价。如何

选择最优的多系统耦合方式，实现最小的工程量，达到

最大的空间价值，是评价空间形态设计优劣的重要标

准。同时，因为巨大的城市建设工程历时数年甚至数

十年，通常还进行分期建设，不同阶段的预期经济、社

会和环境效益也是进行城市设计评价的重要标准。

“以流定形”的城市设计是一个循环推进的设计方

法和过程，逐步逼近“最优解”，在达到某种各利益攸关

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时予以确定和实施。在综合校验

的基础上对特定城市设计进行评价，从而确定是延续

既定的城市设计工作，还是循环到之前的工作模块中

进行往复的新方案设计。

4 结论
“流”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影响着城市设计所关注

的形态问题。伴随科技进步，地区间交流的日益密切，

世界资源的高速、高强度、大规模流动，对城市空间的

冲击越发强烈。“流”的作用和影响在从建筑到街区、社

区、片区、城市与乡村、区域、国土、跨国地区、全球的各

个层次中展开。目前，城市设计在这个空间序列中主

要关注建筑以上和区域以下的空间形态。现代城市设

计的目标就是为这些空间层次中各种“流”塑造适宜的

空间和形态，使其和谐、有效、舒适地共存和持续运

行。例如城市设计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的一种手段，应

研究如何使“流”更好地衔接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

城市与乡村。“以流定形”方法论沿承自城市设计3大来

源学科的核心理论，并在自身理论发展中不断延续。

随着计算科学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在规划设计领域越

发广泛的运用，伴随城市设计形成、发展全过程的“以

流定形”方法得到更丰富的数理研究工具的支撑，在王

建国提出的城市设计第 4代范型发展进程中将越发凸

显它对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核心价值。当下重新梳

理这一理论发展脉络，是希望城市设计从当下静态的、

固化的城市形态，转向对活动和形态的相互作用的关

注，推动城市设计工作方式重新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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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sign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element flow oriented morphology

Abstract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urban design mainly comes from three sources, the architecture, the planning and the landscape design. On
the basis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se source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ypical urban design theory, comes up with a
significant inference of the urban design methodology of the element flow (pack, formation, set,…) oriented morphology, i.e. the element
movement determines the urban form, and illustrates its principle and approach.
KeywordsKeywords urban design; methodology; elements flow; urban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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